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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夕会

健 康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退休后，一件正事，就
是照顾爹娘。
感觉到双亲的老，是

他们七十岁之后。家庭聚
会，演绎完“爸爸张罗了一
桌好饭，妈妈准备了一些
唠叨”的戏码，老妈说腰酸
背痛，以后周末，你们回来
得自己洗手羹汤。因为他
们干不了了。这时候，他
们自己的日常，买菜、做
饭，简单就医，还能自理。
退休之后，我的主旋

律，是照顾父母日
常生活，投身与衰
弱，疾病，甚至死亡
作斗争的征程。玩
笑说，逛药店跟逛
超市一样，去医院
仿佛旅行。
母亲从小身体

虚弱，五十八岁得
大病动过手术，坚
持到今已属奇迹。
父亲年轻时挑一担
水，还能抱着二妹健步如
飞。全家人食物中毒，他
自行车驮，肩膀背，把三个
孩子和老婆送到医院，自
己才轰然倒下。等我们输
着液从昏迷中醒来，他已
经能打水买饭，仿佛没有
生过这场病。七十岁给阳
台加装保温层，十几箱瓷
砖老爸自己扛到二楼。就
这样一对，八十以
后，终于开口说，
走不动，买不动，
做不动，需要人照
顾了。父母这座
双峰山，不可能永远高大
挺拔伟岸。
两个妹妹还没有退

休，为方便照顾，靠近优质
医疗资源，父母从吴忠搬
到银川，房子是小妹提供
的，大妹在吴忠工作，周末
有时间，就赶来浆洗做饭
送医。有钱出钱，有力出
力。我意识到退休人员责
任大，父母在不远游的意
义。老公参加户外群活
动，频繁出没大江大河，游
历四方，邀请同行，我多拒
绝。玩笑说，当好全职女
儿，是我的新事业。
几年贴身守候，总结

经验，温暖微笑服务不可
少，更主要是耐心。老人
不同于孩子，陪伴交流和

情绪价值更为突出。人老
了获得重视尊重的需求并
不减少。送医保命，脑梗
溶栓，安放支架，全家同仇
敌忾，更多是日常的琐
碎。老两口坐着摇椅谈当
年，本来围炉夜话回忆满
满温馨暖暖，说着说着，生
气了，我这六十岁的“孩
子”得给评理，谁对谁错，
客观公正，还是浑水摸鱼，
非常考验智商情商，比在
单位处理复杂的各路关系

难多了。
老人脑力下

降，电视机体与机
顶盒配合一件事，
口头教不行，画箭
头写了操作程序，
还是不行，最终以
只关电视机作罢。
非要跟年轻人一样
玩智能手机。今天
小程序打不开了，
明天某个链接找不

着了。只微信一项，动不
动就不见了，不知道他是
怎么卸载的。说手一滑就
飞了。一步步找，几次重
输密码，锁住了。拿去维
修，人家说，第二天再弄。
好不容易输对密码，找两
个朋友验证通过才正常能
用，没几天，又出问题。最
后说，这手机有毛病，换一

个，事故仍然会发
生。有时候半夜
给我们轮番打电
话，惊出冷汗，接通
了不吭声，再打过

去，啥事没有。说按错了。
活成老Baby，自由化

不听话。听力下降，你说
话声儿太小，他说蚊子哼
哼，稍微大点儿声，说啥态
度。夏天说热，对着风扇
猛吹，第二天再嚷关节疼，
感慨，我们年轻人都不敢
睡觉时吹冷风，老人说，关
节疼和吹风扇没关系，你
能怎么样？吃药，该吃的
忘记了，不该吃的，老说自
己感冒了，速效伤风胶囊
不断吃。只好该吃的盯着
吃，买的药盒分成早中晚
餐前后和睡前七个格子，
一装一周，七个药盒排成
队，稍微放松传送和监督，
就落一顿，让我这个父母
口中的“优质服务员”自责
不已。
伺候着，我都有些迷

信了。建立了李氏姐妹微
信群，我们三人在里面，相
互报道情况。老爸走了三
千步，老妈跟我去了超市
精神十足，好消息的第二
天，不是这个拉肚子，就是

那个摔伤骨折，吓得我不
敢造次。我甚至把出现状
况，与自己的乐观轻狂挂
上钩，想如果我保持不发
视频，不在群里表扬他们
的“进步”，或许就能避免
出现一好配一坏的循环或
者说是魔咒。所以，我保
持了缄默。不久数次接受
电话询问。无论喜或忧，还
是想得到消息。我学得聪
明起来，经过尝试，似乎有
点灵验。离开爹妈的住处，
夜幕里，望着满天的繁星，
站在公交车站，给姐妹群发
六个字：今天平安无事！
想想也是，家有耄耋

老人，“今天平安无事”几
个字，是多么弥足珍贵。
平安，表达着愿望，无事，
透露着小心。努力地陪
伴，让父母的有生之年有
光有热，努力地陪伴，把父
母宠成撒娇的“老小孩”，
努力地陪伴，相互扶持相
互照亮与温暖……

李
雅
芬

平
安
无
事
报

与祝兄闲谈，话题是：农贸市
场门口路边摊上哪些吃食是正规
餐厅不及的。我举一例：糖藕。
祝兄认可。轮到祝兄发言，他亦
举一例：猪头肉。我举双手赞同。
祝兄说，有一天经过菜场门口，看
见小贩锅里的猪头肉，被灯光一
照，红通通、明晃晃、油亮亮、香喷
喷，无比诱人，平时不沾猪头肉的
他实在忍不住了，果断出手……
我虽没有祝兄那么冲动，但餐

桌上只要有人点猪头肉，我毫不嫌
鄙，反而乐意搛上几筷，以作声援；
并且最希望见到一种绛色猪头肉
——也许是我童年留下的印象过
于深刻所致：当时三轮车夫往往一
大杯零拷啤酒就一纸包酱猪头肉，
快活地打发夏日里的一顿午餐；住
在我家楼上的浦东阿婆差我到北
京西路成都北路口的熟食店买过
酱猪头肉，一纸包才一角五分……
无论从前还是现在，猪头肉

算不得高档食材。不过，我们必
须承认，倘若烹饪得法，其美誉度
可能还在纯精腿肉之上。
猪头肉虽好，却因受许多人

歧视而摆不上台面。汪曾祺写自
己请老师沈从文吃饭，“那天我给
他做了一只烧羊腿，一条鱼。他

回家一再向三姐称道：
‘真好吃。’他经常吃的
荤菜是：猪头肉。”（《忆
沈从文》）显然，汪曾祺
对此，很不以为然啊。
与此相反，著名学者顾随请

老师周作人吃饭，直接上了猪头
肉。后来，周老师专门写了一首
打油诗记之：“廿年惭愧一狐裘，
贩卖东西店渐收。早起喝茶看报
了，出门赶去吃猪头。”十几年后，
他意犹未尽，还津津乐道：“小时
候在摊上用几个钱买猪头肉，白
切薄片，放在干荷叶上，微
微撒点盐，空口吃也好，夹
在烧饼里最是相宜，胜过
北方的酱肘子。我吃过
一回最好的猪头肉，却是
在一个朋友家里……猪头肉有红
白两种做法，甘美无可比喻。”
（《猪头肉》）这个朋友，便是顾随。

真可谓，月儿弯弯照猪头，有
人欢喜有人愁。
事实上，现在的“猪头肉”跟

从前的“猪头肉”已经发生了质的
变化，最显著的是现代版“猪头
肉”基本不包含猪鼻、猪耳、猪舌、
猪脑等主力部位，它们被剔下单
独销售赚大钱了。其情形好比电

脑的配置被作了降
级处理，怎么看都不
像是没代差的主儿。
于是，人们对于

“扒猪脸”，有了期望。
猪脸，即猪头。这个“扒”究

竟意味着什么，似乎说不清道不
明。按照旧说，扒，是指先将整只
（块）食材煮至半熟，再油炸，最后
用文火煮酥的过程；如今则笼而
统之曰：煨烂食物的烹调法。
扒猪脸无须油炸，煨烂又言过

其实，故把它理解为一种把食材烧
酥的烹饪方法，是没错的。
扒猪脸胜于一般猪头

肉，除了“零件”完整无缺
外，烧制烦难是又一因。
《金瓶梅》第二十三回“赌

棋枰瓶儿输钞，觑藏春潘氏潜
踪”，比较完整地描述了扒猪脸的
过程：（惠莲）“起身走到大厨灶
里，舀了一锅水，把那猪首蹄子剃
刷干净，只用的一根长柴安在灶
内，用一大碗油酱并茴香大料，拌
着停当，上下锡古子扣定。那消
一个时辰，把个猪头烧的皮脱肉
化，香喷喷五味俱全。将大冰盘
盛了，连姜蒜碟儿，教小厮儿用方
盒拿到前边李瓶儿房里……李瓶

儿问道：‘真个你用一根柴禾儿？’
惠莲道：‘不瞒娘每说，还消不得
一根柴禾儿哩！若是一根柴禾
儿，就烧的脱了骨。’”
猪头烧得脱了骨，达到烂糊

状态，便无法切成片，这不是扒猪
脸的初衷。烧过了极限，猪头成
了猪头糕，那是另一种菜。
惠莲的操作还算简单；考究的，

需要走完十几道程序才能妥帖。
我曾经跟着美食名家江礼旸

在肇嘉浜路上一家江苏宝应人开
的馆子吃过“扒烧整猪脸”——所
谓“整”，即“全”，不像市面上流行
的斩成左右半爿。端上桌时，唐
鲁孙《冰糖煨猪头》中描绘的情形
并未出现：“此刻猪皮明如殷红琥
珀，筷子一拨已嫩如豆腐，其肉酥
而不腻，其皮烂而不糜，盖肉中油
脂已从历次换水时出脱矣。”一打
听，原来厨师有意打了点折扣，俾
使猪脸外观和摆盘获得最佳的视
觉效果——猪脸额头皱褶处隐约
镌着个“寿”字，正笑眯眯对着吃
客看呢。据说，那是“扒烧整猪
脸”的最高境界。
好看是好看，可谁能对着

“寿”、“笑眯眯”下得了筷呢？厨
师自然得端回去再加工一番啦。

西 坡

扒猪脸

晒被、搓手、喝羊汤：这是
我的冬日健康三宝。
我喜欢晒被是受祖母感

染。儿时，我家住本地人老宅，
家家门前有空旷场地，冬日暖
阳升起，家家户户在场地上用
三脚花架搁上两根晾衣竹竿，
再摊铺上芦苇帘子，然后将铺
盖摊到帘子上沐浴阳光。芦苇
编织的帘子有缝隙，通透，晒一
个小时，将被子翻个身晒另一
面。我家的场地圈成院落，我
的任务是帮阿奶在院子里搭架
子铺帘子。家里孩子多床铺
多，铺盖也就多，遇上好天气，
阿奶还得连续两天轮换着晒。
上午晒了一个，中午赶紧换个

铺，下午四
点之前必

须收掉，因为冬季日短。收被
前，还得用被拍拍打，既是拍去
灰尘，又能蓬松被褥。
晒被习惯陪着我远行，下

乡插队，我是全大队知青中晒
被最积极的。进入剧团工作，
我是学员队里晒被最勤快的，
为此得罪了家属院里的老演
员。为啥？北方地区晒被是搭
在两树之间的绳子上。剧团大
院里可供晒被拴绳的大树不
多，没几处可拴绳，就看谁起床
早。只要是大晴天，我总是早
早在宿舍门口两棵泡桐树之间
拴好背包带，一床盖被一床铺
被正好挂上。对门住的老涂家
见我抢占先机，他老婆的脸顿
时拉长。晒被习惯保持至今，
我家住11层的西南角位置，太

阳从上午晒到落山，只需将被
子摊在阳台里，隔着玻璃就能
晒得暖烘烘的。
再说搓手。刚上学那一年

患上冻疮，晚上进被窝，红肿块
奇痒难熬。妈妈在第二年尚未

入冬时就关照我，闲下来就搓
手，手心对搓，手心搓手背，两手
交叉搓。这还不过瘾，妈妈还切
两片生姜，让我捏着生姜片在患
冻疮处使劲擦。冬季来临，冻
疮没再找上我。后来我参加学
校的乒乓球队，每天集训，血液
循环加速，和冻疮彻底告别。

从搓手引起我的防寒思
考：冬季最怕冷的是头和脚，因
为头是暴露于外，受寒风肆虐；
脚离心脏最远，供血也慢。我
从少年至老年，冬季必戴帽
子。因为长期写作，坐着不动，
脚底总感发凉，我便穿上雪地
靴写作，脚底始终热乎乎的。
进入老年，我坚持每天走路锻
炼，冬季早晨空气不好时，我便
将晨练改在住宅大楼里。所住
大楼是V字形，一层14户，走
道全长40米，一个来回80米。
半个小时走40个来回，相当于
3200米，走下来后背冒汗。
最后说说喝羊汤，羊汤即

羊肉汤。我爱喝羊汤是跟着安
徽籍夫人学会的。今年立冬以
来我家已喝过四回了。夫人的

羊汤是
这么做
的：买启东或崇明羊肉，这两地
羊肉不膻。选羊后腿肉，三口
之家一顿（其实可吃两餐）要下
锅两斤以上，因为羊肉缩水率
大。切成块后，冷水下肉块焯
水，等焯水刚要沸腾还未沸腾
时，就将肉块倒进漏水匾子里，
再打开水龙头冲洗一遍。炖汤
的锅里放上凉水，放入葱、姜、
花椒、香叶、肉桂等佐料，将洗
净羊肉块倒入，再浇少许黄酒，
盖上锅盖，大火煮沸，而后转小
火煮上半小时左右即可，煮时
过长羊肉太酥烂。那原味羊汤
一口下去，味蕾大开；三口下去
浑身冒热气。冬天，也就热乎
乎美滋滋健健康康地过了。

姚志康

冬日三宝

参加一位亲友的婚礼，婚礼主
持人开场白是：“各位长辈们、亲友
们……”我听着怎么感到有点别
扭。再仔细想想，好像现在很多人
发言都是这样开头的：“各位××
们……”甚至有主持人或某些演员
也这样开头，所以习以为常了。
那我为什么会感到别扭呢？苦

思冥想，终于想到了：还在读小学的
时候，我有一篇演讲稿开头就是：
“各位同学们”，交给老师批改的时
候，老师就指出了其中的错误，依稀
记得当时老师说：“同学后面加上了

一个‘们’，已经是指所有同学也就
是各位同学了，如果在前面又加上
一个各位，这就重复了，‘各位’和
‘们’只能二者取其一。”老师是当着
全班同学的面指出我用词错误的，所
以我直到如今八十多岁了还记着。
语文课当然也学语法，譬如现

在很多人容易混淆的“的、地、得”，

是教得很清楚的；小学生都知道定
语、状语和补语的区别；更不用说词
性的褒贬、使用规则，决不会说出
“感谢大家聆听我的发言”这样不知
敬词和谦词而令人啼笑皆非的话。
本人学识不高，也说不出很多

大道理，但总觉得，好好说话、说对
话，是一个人的基本文化素养，不可
随心所欲。如何做
到呢？大概需要从
各级学校到社会这
个“大学校”的总体
教育的共同努力吧！

柴明华

“各位??们”

挡不住的金色 吴树模 摄

夜读苏轼，书中出现了四个不同的
人名：王诜、王侁、王珗、王铣。两个问题
摆在我面前。第一个：是四个不同的人
名，还是作者把一个人名错成了几种写
法？第二个：这本书里到底用哪
个人名才是规范的？
打开电脑，查找古籍影印本、

下载电子版、检索个人数字图书
馆……一顿操作下来，脉络基本
清晰——苏东坡的挚友叫王诜。
经过比对，手头这本书里的王侁、
王珗、王铣均应改作王诜。

话说这个王诜可
不简单。北宋画家，太
原人，字晋卿，驸马都
尉，娶宋英宗之女宝安
公主为妻。能书善画，
其书房宝绘堂藏书画
颇丰，并与同时期的苏轼、黄
庭坚、米芾交好。黄庭坚曾称
赞其书法：“今观晋卿行书，颇
似蕃锦，甚奇怪，非世所学，自
成一家。”他还独创了词牌名
“人月圆”。他的《烟江叠嶂图
卷》被上海博物馆收藏。
遗憾的是，笔者查阅了当

前一些图书、网络文章，不少

作者常将这位驸马爷的名字写错，某知
名工具书更是将其错作“王铣”。
文至此，上面的两个问题已经明

晰。但是，我又萌发出了第三个问题
——历史上，是否存在有记载的
王侁、王珗、王铣？查阅资料的过
程，很痛苦，省略，直接把查到的
结果与大家分享。
王侁，字秘权，后周枢密使王

朴之子，可谓名门之后。为人“性
刚愎”，“以语激杨业，业因力战陷
于阵，侁坐除名，配隶金州”，官终
均州团练副使。《中国大百科全
书》在《两狼山》词目释义中评价：
“王侁在历史上是一个不光彩的
角色，杨业之死与他忌功不救有
很大关系。”
在查阅王侁相关资料时，笔

者发现《唐代墓志汇编》《唐代墓志铭汇
编附考》《芒洛冢墓遗文三编》等收录贺
知章所撰《大周故检校胜州都督左卫大
将军全节县开国公上柱国王君墓志铭并
序考》，文中记录了“王侁墓志”的相关内
容。然而，《全唐文补遗》中关于同类内
容“王侁”作“王珗”。到底是“王侁”还是
“王珗”？大量资料汇总后，笔者最终从
《隋唐五代墓志汇编 ·江苏山东卷》一书

中找到了答案。书的第32

页印有《大周故检校胜州都
督左卫大将军全节县开国公
上柱国王君墓志铭并序考》
拓片，明确写着：“君讳珗。”
书里并作了相关介绍，王珗
墓志出土于洛阳市北邙山，
拓片现藏江苏省扬州博物
馆。至此，王珗这个历史人
物也浮出水面。
关于王铣，资料里也有记

载：“字丽可，江苏武进人。以
四库馆誊录劳，授华阴县丞。
性介，不合上官。”另据《中州
诗钞》载：“王铣，字凫孟。宝
丰人，户部主事公载子。康
熙末岁贡。”可见，这是同姓
同名不同字的两个人。
探名意趣多。晨曦微

露，却不肯卧。于是，赶紧在
电脑上敲出了上面的文字。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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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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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


